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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佐佐木仁太郎(明光會)

  

近些天，因為黑箱服貿協議，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立法院被佔，並有數萬人在立法院外聲援支持。

  

我的思緒回到六年前，2008年3月22日，那天算是這場噩夢的開端吧，然而那時，許許多多的台灣人還並未意識到這是一場噩夢，這一天，台灣總統大選，而我，也正
因支持民進黨被中共方面逮捕。

  

當時的局勢是兩岸關係異常緊張，中共政權認為台灣方面欲搞「台獨」、「分裂國家」。台灣內部，傳出了民進黨貪污醜聞，實際上，這恰恰是國民黨的陰謀，只
是為了誘導台灣民眾對民進黨產生失望和不滿情緒。與此同時，在先前時候，連戰和宋楚瑜這兩個台灣叛徒相繼出訪大陸，向中共獻媚，欲展開「第三次國共合作」，
以協助中共在台灣的滲透為籌碼，換取中共政權對國民黨競選台灣總統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中共非法佔領下的西藏地區，一週前在拉薩剛剛發生過爭取西藏權益的和平訴求遭到中共當局血腥鎮壓，卻被中共誣衊為「達賴集團領導的藏獨分子」的
「打砸搶燒暴力活動」。那時我還不會翻牆，但透過一些流入牆內的外媒資訊和先前閱讀過的一些關於西藏歷史的資料，也大抵瞭解了整個事件的內幕。對西藏民眾十
分同情，以及對中共政權極端的失望。

  

總的來說，那一年國內的形勢十分混亂。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起床，打開電腦看一下新聞，得知美國已經派了一艘航母抵達台灣海域。因為中共方面以武力要挾不斷給台灣方面施加的壓力，給人一種戰爭一觸
即發的感覺，很多人認為，一旦民進黨當選，便會進行「台獨」，台海戰爭便會爆發。

  

而我卻意識到，這其實正是中共對台灣的心理戰術，讓台灣人「怕被打」而不敢投民進黨，就像是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大選那時。我深知，如果讓國民黨當選，就連
宋先前的行徑來看，台灣勢必將被國民黨拉入和大陸中共政權「合作」的無盡深淵中來。那時香港「自由行」剛剛開放，大批大陸蝗蟲湧港已經對香港帶來了巨大負
面影響，引發了香港方面的不滿。如果國民黨當選，那麼其投共的第一個表現估計便是「台灣自由行」，台灣將會成為第二個香港。接下來，應該便是其他方面的滲透
，和台灣簽訂許多所謂的「經貿協定」，實則是通過經濟手段實現對台灣的進一步入侵，如果這個計畫成功，中共當局將會不費一槍一彈同化台灣，進而實現對台灣的變
相「統一」，台灣的民主將可能不復存在。1949年中共在大陸暴力奪取政權，使中國大陸陷入黑暗的獨裁統治。而現如今，在國共戰爭中僅剩的民主淨土台灣也將
不復存在⋯⋯想想簡直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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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時聽到了半點報時，六點半了，讓我暫時從這思索當中抽離開來，因為上學快要遲到了。我匆匆吃過早飯，便去了校車站點等候校車。

  

在校車上，我和同學D討論了我的想法，D並不認同，覺得我想多了，說就是國民黨當選也並沒有我想得那樣可怕，說台灣政府應該不會不顧民眾去向大陸妥協，甚至放棄
台灣的民主。

  

整個一上午，我幾乎完全沒有聽進去課，腦子裡想的全是關於台灣的事情。雖然我身為「大陸人」，但是嚮往民主和自由，我不希望看到任何民主的地方就這樣淪陷。

  

中午，在食堂就餐時，我和J同學因為這個問題發生了爭執，J居然認為，就算國民黨上台可能會帶來這些問題，也總比民進黨上台要好，說民進黨要搞「台獨」，是「
分裂國家」，什麼問題都沒有「國家統一大問題」重要。我說，就算民進黨上台真會所謂「台獨」，那麼台灣獨立也就是能救台灣的唯一途徑，我寧願看到獨立，
而不是淪陷，和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同流合污。J便說我是「漢奸」、「賣國」，並說賭馬英九必勝，我高呼「謝長廷必勝！」，他試圖用比我更大的聲音喊「
馬英九！」，於是我繼續加大聲音高喊「謝長廷！」就這樣和他爭執辯論著，引來了食堂許多同學的圍觀。

  

下午的課和上午一樣，沒有聽進去。我在教科書上默默地寫下「謝長廷加油！民進黨加油！台灣加油！」，想起來上週的拉薩事件，於是又加上了句「拉薩加油！西藏
加油！」

  

因為是週六，放學比平日早，下午三點就放了學。等回家的校車時，我的女朋友L找我說要和我約會。我有些憤怒地說「台灣都要淪陷了，還約什麼會！」她有些委屈
，說「台灣和你有何關係，你整天淨想這些亂七八糟的有什麼用」並質問我「台灣重要還是我重要？」我說「在我眼中，沒有什麼比民主和自由更重要！」並反問
她「在你眼中什麼重要？約會麼？在民主和自由被肆意踐踏的時候還有心情約會？我不喜歡對民主自由莫不關心的女生！」說完，頭也沒回便走上了校車，聽到身後的抽
泣聲，估計L又哭了，但那時的我也早已無暇顧及。

  

在車上，D說我對L做得確實有些過分了，說我在這裡光說這些紙上談兵的有什麼用，台灣離這裡這樣遙遠，就算真如我所想，也什麼都幫不上，還因此和L吵架，把她傷了
。我冷冷地看著D說「那我不紙上談兵！我去做些事情！」D驚恐地警告說「你可別亂來，這裡可是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不過我早已不顧他的話，但覺得之前對L
做得還是有些過分，於是在車上給L寫了一封「道歉信」，信中詳細寫了我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希望她能理解，並為我不顧她的感受道歉，希望她能原諒，準備週
一再見到L時交給她。

  

下車後，我默默走到電杆前，從書包中拿出馬克筆，寫下「支持民進黨！」、「謝長廷必勝！」、「只有民進黨才能救台灣！」、「台灣加油！」等標語
。雖然我知道標語可能不會被台灣那些投票的選民看到，但是至少，能夠警醒一些這邊的民眾吧，也算為台灣的民主貢獻一點點微薄之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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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寫完準備離開時，有人把我從身後按住，憤怒地說「這些標語是你寫的吧！想台獨是不是？！」我說「只是希望能救台灣，不想台灣淪陷！」他不理會，說我
「放什麼屁」，並拿出行動電話撥打了110報警電話。

  

幾分鐘後，警車趕到，幾名警察將我押上警車，送到了派出所。他們問了我一些問題，比如「家裡是否有法輪功」、「是否有台灣親戚」、「是否有養螞蟻的
」（因為那時剛剛爆發蟻力神群體事件，他們認為我的家裡可能有那次事件中的「受害者」，對政府不滿所以指使孩子這樣做。不過倒是也挺佩服他們的邏輯）。我
說都沒有，這些完全都是我自己要這樣做的，沒有任何人指使，我只是不希望台灣淪陷，也被你們佔領、踐踏。他們問我這些想法從哪裡來的，是不是大人「灌輸」的
，我說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然後他們又問我有沒有身分證，我說沒有，不過有護照。接下來他們的神經馬上就像緊繃了一樣，追問我：「護照？！你出過國？快說！去過哪個國家？！」我沒太理
會他們，平靜地說：「韓國而已，去年和學校去參加交換項目。」他們又說「好啊，去趟韓國就被洗腦成這樣！」我沒有再理會他們。

  

之後，他們便把我咱時關在了一間軟壁牢房內，三面都是鋪了軟墊子的牆，一面是鐵欄杆。我心想難道他們還怕我自殺不成？我可沒什麼「想不開」的，而且我認為我
做得是正確的事情！真做了「虧心事」可能會「畏罪自殺」，可我行得正言得順為何要自殺呢？！他們警告我，說我已經涉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了，我暗想，
我支持民進黨也算「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那麼是顛覆哪個國家的政權呢？顛覆台灣政權麼？

  

之後，他們中留下一個人看我，剩下的暫時離開了，貌似說是去「開會」。過了一會兒，又進來兩名警察，開始翻我的書包，而且還抽菸。我抗議到「不準翻我的書
包！公民的隱私權神聖不可侵犯」並要求他們把菸掐掉，說侵犯到了我的生命健康權。但他們無視我的抗議，還說到了進了那裡就由不得我了。他們翻出了我寫有標語
的教科書，說我居然連「藏獨」也支持，我說我不能容忍他們在西藏肆無忌憚的屠殺。接著，他們又翻出了我寫給女朋友L的信，說我還想煽動我女朋友和我一起「顛
覆國家政權」。我十分憤怒，說你們無權查看我寫給女朋友的私人信件，而且我只是和她交流政治想法，有什麼錯！然後聽到他們說要去查一下L，我質問道「你們想
幹什麼？！」他們說要聯絡我L的家長讓L和我終止交往，我衝他們吼道：「你們沒有這個權利！你們這是在干涉我的戀愛自由權！」而他們卻沒好氣地對我說「你干
涉了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然後便離開了。

  

我一直被關押至晚上十點中左右，之後我的家長來了，警察說我的家長找了關係給我保釋，叫我寫個保證書。但我起初想要拒寫，因為我認為自己沒有犯錯誤，需要保證甚
麼呢？！我的家長勸我不要吃眼前虧，讓我暫時先低下頭寫完保證出去了再說。無奈之下，我寫了所謂的「保證書」，之後警察放了我回家。

  

離開派出所和家長回家後，家長並沒有斥責我，反倒安慰我，說很理解我的做法。但是叫我以後要注意安全，說公開寫標語的做法實在風險太大，不可取。

  

之後我看了新聞，謝長廷落選，我痛哭了一場⋯覺得台灣似乎真的要沒有希望了⋯

  

然而一天後，我正在家睡覺，卻又被派出所的電話吵醒，說叫我去做筆錄。到了派出所後，來了幾個自稱「國保」的人（說實話，當時我聽到這個詞語時首先想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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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貓⋯）。「國保」問了我幾乎和昨天警察問的同樣的問題，比如家裡是否有法輪功之類⋯然後又是各種做筆錄、按手印⋯後來，家裡找了在安全局的親戚，正巧他有
個同學在「國保」，把這件事擺平了⋯後來聽說，那天我被捕後，派出所將我的審訊材料報上去後，引來了「國保」的注意。如果不是我親戚找同學幫忙擺平，我可
能真的會遇到麻煩。其實那時，我遠遠不知那個被稱作「國保」的機構的恐怖。後來，隨著經常上推特，瞭解到了許多推友的經歷後，才知道這個機構的恐怖之處，其
本質和前蘇聯的KGB，以及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是一樣的。有時想起有些後怕吧，但是並不後悔，畢竟一生中能和這樣的機構打過交道也算難得呢。

  

週一回到學校後，J譏諷地對我說「看到了吧，民進黨不得人心，台獨不得人心，你還白白被抓進去一回」，我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走著瞧！」

  

之後，L說警察電話打到了她家裡，找她家長談了，她家長把她訓斥了一頓，讓她和我分手。我說「我也不強留你，分手吧！」事後聽她哥哥H說，她其實很喜歡我，
那件事後一直哭了好幾天。但我說我不後悔，在愛情和自由之間我寧願選擇自由，而且我也確實不希望連累她。

  

那一年，我14歲。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可能是警方看我年齡小，儘管我當時一直在抗議，但是他們並未對我使用暴力，可能是害怕真的出什麼事，引發社會甚至國際負面
輿論罷。

  

現如今，我已即將離開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前往澳洲留學。回想六年前，我並不覺得後悔，儘管當時的做法看似幼稚，儘管並沒有對大選構成什麼實質性的影響，國民
黨還是當選了並且今天我當年所懼怕的噩夢也真的不可避免地來臨了；但是至少，在當時，以那時我「獨特」的方式，也是盡力了⋯⋯

  

對於六年前，我僅僅14歲，便能有那樣的想法，並且不畏強權做出那樣的舉動，我依舊引以為豪！

  

絕不後悔！絕不遺憾！

  

Never sorry! Never for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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